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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的累积: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村贫困家庭
的生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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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要运用生命历程理论,通过深入访谈法收集贫困者“主诉”的生活史,对农村

贫困家庭的生成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贫困家庭的产生是先赋性弱势与事件性弱势在

家庭内累积的过程和结果,先赋性弱势累积的影响具有基础性,事件性弱势累积的影响则具

有直接性.先赋性与事件性累积双高的贫困家庭,贫困的自我再生机制最强,个体能动性的

作用空间最小;先赋性与事件性累积双低的贫困家庭个体能动性的作用空间最大,家庭脱贫

潜力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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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贫困问题是当前国家高度重视和函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也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研究

课题.既有的对贫困成因的探索大体可以概括为宏观的结构主义、中观的社区文化主义和微观的个

体主义三条路径.结构主义取向的贫困研究认为贫困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外在于个人的社会结构如国

家、阶级与社会制度等.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所处的世界分工体

系和交换的边缘位置决定了其人口更容易陷入贫困[１].马克思认为,正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无

情剥削,导致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化”[２].国内的研究也显示,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是贫困人

口产生的重要原因[３].社区文化主义取向的贫困研究强调贫困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社区贫困文化的习

得与再生产.Lewis提出,贫困文化是在既定的历史和社会的脉络中,穷人所共享的有别于主流文化

的一种生活方式,它一旦形成,就会自我复制并产生长期影响[４].我国亦有学者赞同这一观点,认为

农村贫困根源于其积淀的贫困文化[５].个体主义取向则注重贫困的个体性原因,如个体在不同生命

周期面临的贫困风险差异[６]、人力资本的匮乏[７Ｇ８]、个人获得收入的能力受到剥夺[９]等.
贫困成因的三条分析路径中,结构主义和社区文化主义都非常重视超越个人的社会性因素的影

响,对个人能动性的调适作用则有所忽视;而个人主义取向强调了个性因素的作用,对社会性因素的

影响和制约的重视不足.为弥合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鸿沟,从而为解释贫困现象提供更为完善、系
统的分析框架,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众多探索.生命历程理论的引入与运用是其中一个较为成功的尝

试.生命历程理论由埃尔德于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创立,它综合了结构主义、社区文化主义和个体主

义对解释贫困产生原因的优势,不仅有利于对特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而且超越了社会生活研究中宏

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长期隔离状态[１０].国外学者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将生命历程理论引入贫困问题的

分析后,产生了一系列富有创建性的研究成果.比较典型的有:Leisering等通过对社会政策与贫穷

时间关系的分析,指出国家的福利政策会使个人的生命历程制度化,并提出了贫困生命历程观点的四

准则,即时间化、民主化、行动者和传记化[１１].Dannefer提出了弱势/优势积累模型,指出随着年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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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系统化的结构力量会导致“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１２].国内学术界对生命历程理论

的研究起步略迟,但近十年来关注逐渐增多,不仅出现了对该理论的详尽介绍[１３],还尝试将其运用于

中国具体社会问题分析,其中较有影响的一是用于分析重大社会事件如“文革”[１４]、“计划生育”[１５]等

对个体生命轨迹的形塑;二是以此探讨负向生命事件对个体生命轨迹的影响,如感染艾滋病[１６]、早年

工作抉择错误[１７]等,但在贫困群体中运用该理论进行的分析并不多,主要有对老年人贫困形成的原

因与发展轨迹的分析[１８]和对贫困代际传递与阻隔的定量分析[１９]等有限的尝试.
综上,生命历程理论能够将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相结合,更好地揭示贫困问题,但当前国内虽然

有一些学者运用此进行了探索,却或仅将老年贫困者作为分析对象,未能充分展现不同年龄者生命历

程的差异性在贫困中的影响,或致力于进行定量化描述,难以充分展现研究对象生命历程的个体化背

景.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在运用生命历程理论时,多局限于个体自身的生命历程,未能充分展示家

庭成员间生命历程的相互关联,对贫困家庭的生成机制分析不足.基于此,本文主要以生命历程理论

为依据,以弱势的累积为切入点,通过动态、纵向的视角来诠释农村贫困家庭的生成机制.具体而言,
本文主要尝试回答以下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个体层面的弱势累积在农村贫困家庭的生成中究竟扮演

什么角色? 第二,弱势累积并导致农村家庭贫困的机制如何? 第三,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贫困者如

何才能通过个体能动性改变家庭困境?

　　一、理论视角与资料来源

　　１．理论视角

Elder指出,生命历程理论有四个核心原则:一是生活的时间与空间,即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与其

所出生的历史时代与地域密切相关;二是个人能动性,即个体除了受到所生活的社会历史时期的结构

性因素的影响外,个体能动性作用和自我选择对自己的生命历程轨迹也有重要的影响;三是相互联系

的生命,即个体生活在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个人的生命历程会受到别人所经历的重大生命

事件的影响;四是生命的时间性,即个人生命事件发生时间会严重影响到个人的生命历程轨迹,生命

事件发生时间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事件本身[２０].
本文以生命历程理论为指导,一个基本的观点在于:农村精准扶贫是以家庭为单位开展的扶贫实

践,其核心和关键在于“精准”.生命历程理论有助于精准识别贫困的成因,以此实现精准帮扶.

２．资料来源

本文的资料来源于２０１６年３月对湖北省武汉市 H 区贫困村中４３个贫困家庭的定性调查.既

有研究表明,对于长期贫困的成因分析,生活史或家庭史的定性研究方法是非常有效的[２１].本次调

查对于访谈对象选取按照以下标准进行:①属于２０１４年以来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包括低保贫困户、一
般贫困户和五保户);②基于研究的目的,主要以家庭致贫源(即导致家庭贫困的人口)为访谈对象,围
绕其生命历程展开调查(对于因未成年的子女患重病等原因导致家庭贫困的和因缺乏发展资源等原

因无明确的致贫人的,则以家庭核心成员作为访谈对象).　
所有访谈均在被访者家中进行,选择在被访者家里进行访谈一是因为这一场所能够让被访者感

到安全,放松;二是因为访谈具有一定的私密性,被访者家中更有助于访谈不受外来干扰;三是在被访

者家,调查者可以感受其家庭贫困的基本状况并对被访者提供的资料进行部分检验.资料收集采用

笔录为主录音为辅的方式进行.遵循学术规范,所有的个案均进行了匿名化处理.为了清晰的呈现

贫困家庭的生成机制,本研究一方面采用被访者讲故事的形式即“叙事”的方式来展现其生命历程,另
一方面运用生命历程视角常用的生命轨迹线方法[１８]来描述被访者家庭经济的变化趋势.叙事与生

命轨迹线结合的优势在于:其一,能够更直观地呈现贫困形成与发展的轨迹;其二,有助于探索被访者

所经历的重大生命事件对其个人及家庭的影响;其三,能够将被访者的人生故事放置于更宏大的社会

文化变迁背景中加以理解,避免脱离具体社会情景而架空分析[１９],更重要的是,被访者弱势的累积也

能在其故事与生命轨迹线中呈现出来.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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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弱势累积的类型与特征

　　

图１　贫困家庭成因的分析框架

累积的劣势[２２]是生命历程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析概

念.胡薇指出,累积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先赋性因

素随时间的推移持续地发挥作用;二是先赋性因素与其

他因素产生相互传递作用(A→B→ C),或与其他因素

相互结合共同发挥作用(A∩B→C),并据此将累积性

因素区分为“初始的累积因素”与“时间上的累积因

素”[１７].借鉴胡薇对累积概念富有启示的解析和划分,
结合对访谈对象生命历程中弱势累积的分析,本文依据

弱势的来源将其分为先赋性弱势和事件性弱势两个维度.先赋性弱势指生而具有的弱势,包括出生

时的时代特征、地域环境、家庭关系、健康状况等方面的弱势,这些先赋性弱势是个体生而具有,无法

选择和改变的.事件性弱势指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所遭遇的各种负向生命事件.基于此,本研究将贫

困家庭依据其成因划分为如图１所示的４种类型.其中,A类为双高弱势累积型;B类为先赋性弱势

累积主导型;C类为事件性弱势累积主导型;D类为双低弱势累积型.
１．A类:双高弱势累积型

A类贫困家庭的基本特征主要有:社会性先赋因素(时代环境、地域、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等)或生

理性先赋因素(性别、健康状况)处于明显弱势,随后的生命历程中家庭又不断遭遇各种负向生命事

件.先赋性弱势与负向生命事件之间相互作用,不断强化和加深家庭困境,由此 A 类家庭一般陷入

贫困的时间长、程度深,且具有很强的自我再生机制.这类贫困家庭也是当前政学两界最关注的类

型,他们是长期贫困和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来源.

案例１:阿红(女,１９４５出生,７１岁)的家庭是 A 类的典型,其生命轨迹如图２所示.阿

红的父亲在其出生前就去世了,母亲身体状况本来就差,独自带着三个儿子和阿红,在那个

物质匮乏的时代,生活状况可想而知.家庭贫困不仅导致阿红的两个哥哥早夭,而且使其不

得不在年幼时就跟随母亲和哥哥乞讨过活.１９６５年对阿红是一个转机,２０岁的她进入一家

猪鬃场上班.因为出生贫农加上吃苦耐劳,１９６７年阿红被选为妇联队长.之后结婚生子,
因丈夫也是贫困家庭出身的农民,家庭经济始终处于贫困边缘,但自１９８７年儿子初中毕业

后开始到外地打工后,家庭经济状况逐渐好转.新的转折出现在２００３年.这一年,１岁半

的孙子被发现患有心脏病.做了手术的孙子心脏病好了,却因手术事故下半身瘫痪.此后,
经历了３年的医疗官司,最终医院以赔偿１６万元而告终.孙子瘫痪后,儿媳觉得生活没了

指望,常年在外打工不回,也不寄钱回家.２００９年,阿红的丈夫查出患有癌症,因无钱医治

于２０１０年去世.因儿媳一直未尽到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的责任,儿子坚决离了婚.２０１６
年,儿子为给孙子治疗不得不外出打工,留下年迈的阿红独自在家照顾病瘫的孙子.

图２　阿红的生命轨迹①

５２

① 图２的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表示被访者自评的家庭生活状况,与横坐标平行的虚线表示被访者自我感知的当时的贫困线.
图３~图５同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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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红的故事为我们呈现了先赋性弱势和事件性弱势的共同钳制.出生于解放前的单亲贫困家

庭,先赋性家庭弱势不仅使阿红无法获得良好教育,而且使其在成长中难以获得家庭的支持.虽然这

些家庭弱势对其生命轨迹的影响并不是简单负向的,在某些情境下也能成为有利因素,如其极端贫困

的家境使其作为贫农而在政治分层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导致阿红家庭陷入贫困难以自拔的是近年家

庭成员的一系列负向生命事件(孙子患病→遭遇医疗事故→儿子儿媳关系不和→丈夫患病→丈夫死

亡→儿子儿媳离婚),这一生命事件链充分展示家庭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每个成员的负向生命事件都

会影响整个家庭的发展.孙子的患病不仅直接导致了家庭的贫困,而且,作为致贫源,阿红的孙子尚

未成年,其疾病对家庭的影响将是长期的.
相对于由于时代和家庭带来的先赋性弱势,生理性先赋因素弱势具有更强的钳制力,而且其影响

很难通过个体的努力得到缓解.如同属 A 类的个案阿明,一出生就患有轻度智力障碍,加之家境贫

寒,这不仅导致他无法像正常人那样获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而且无法找到适婚对象,无法建立新的

家庭,家人先后去世,年已７０的阿明孤身一人,生活极其艰辛.而现年３４岁的个案阿英,出生后身体

发育异常,一开始以为是营养不良;４岁时疑似脑瘫,但因家贫没有到大医院确诊;１０岁时阿英的病情

还是没有好转,母亲带其到大医院去看,医生确定是脑瘫.父母无力筹措治疗所需巨额医药费,选择

将阿英带回家保守治疗.因阿英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家人长期照顾,每月还要不小的医疗

开支,家庭长期处于贫困,而近年来父母均多次患病,更是令家庭经济雪上加霜.

２．B类:先赋性弱势累积主导型

与A类相比,B类家庭较少遭遇连续负向生命事件的困扰,家庭贫困主要源于其先赋性弱势.B类

家庭在生命历程上共性特征主要有:出生时的家庭条件差或自身患有先天性疾病,虽未遭遇明显负向事

件,但没能能力摆脱先赋性弱势因素的影响.这类贫困户陷入贫困的时间一般较长、贫困程度较深.

案例２:农村贫困家庭出生的阿杰(男,４９岁,１９６７年生),患有家族遗传性的高度近视.
由于家境困难,阿杰９岁才开始上学,但小学三年级时因视力问题不得不辍学了.１９８９年

结婚时父母都已经去世,结婚花费都是由哥哥姐姐支援的.由于家庭贫困,二儿子出生后的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妻子娘家度过的.受身体限制,阿杰没有像同村年轻人那样外出务工,
为了改善家计,他从１９９５年开始承包别人家的３亩地,直到２０００年眼部疾病加重才没有继

续承包.２００６年阿杰的视力进一步恶化.２０１１年二儿子读高职,每年３０００多元的学费成

为家庭经济的重大负担.２０１３年大儿子开始外出打工,家庭状况稍微改善.２０１４年二儿子

也外出打工,家里经济进一步好转.２０１５年阿杰获低保(如图３).

图３　阿杰的生活轨迹

　　已有研究表明,教育是实现个人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是否接受教育以及接受教育的多少都

会对个人的生命历程有着重要的影响.阿杰由于先天性疾病,只读了两年小学.正是由于阿杰过早

的辍学,他向上流动的机会受到了限制.先赋性的健康弱势,随时间的推移,对阿杰生活的负面影响

不断加强.阿杰眼部疾病的两次恶化,都对阿杰家庭的经济状况造成了重大影响,而出生时家庭的弱

势经济地位,也持续影响着阿杰的家庭生活.好在阿杰虽然受到先赋性弱势因素的较大影响,但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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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过程中没有遭遇重大的负向事件,随着两个儿子先后毕业并参加工作,家庭经济状况逐步改善.
同属B类的阿兰和阿方就没有阿杰好运.过强的生理性先赋因素弱势导致他们根本无法过上

正常人的生活,虽然他们暂时可以依赖家庭生活,他们的家庭也没有遭遇大的负向事件,但家庭长期

处于贫困线下,已经难以面对哪怕小小的风险.由于先赋性弱势多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难以轻易改

变,因此极易与事件性弱势形成累积,这也使B类贫困家庭极容易转化为 A类贫困家庭.

３．C类:事件性弱势累积主导型

C类贫困家庭的共性特征主要有:先赋性因素并不差,但一系列负向生命事件不断累积,家庭由

此陷入贫困.这类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的时间大多较长、程度较深.

案例３:阿军(男,４１岁,１９７５年出生)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是一个退役军

人,父母关系良好,无明显先赋性弱势.１９８３年,阿军的父亲突发支气管扩张、吐血,住院花

费３万,这给家庭经济带来沉重打击.１９８５年阿军的三弟出生后不久发现智力障碍,家庭

经济进一步恶化.１９９１年阿军初中毕业,考虑到一个弟弟在读初中,另一个弟弟需要父母

长年照顾,加之家庭经济状况不好,阿军被迫选择到外地打工.“当时我也想读书,我挺喜欢

读书的,但家里状况不好”,家庭遭遇的一系列负向事件(父亲生病∩弟弟患病→贫困→辍

学)使其难以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１９９１到２０１２年,阿军在 H 市做室内钢筋捆扎工作,“扎钢筋虽然辛苦,但自己只读了个

初中,很多好的工作做不来”.２００６年,阿军的父亲在村里遭遇车祸,脾脏破裂,花费近３
万.２０１２年,阿军在外做工时遭遇车祸,肇事司机支付了医疗费后,至今一直拖欠着３万赔

偿费.由于车祸对身体伤害加上高血压等的影响,阿军患上了慢性肾炎,２０１５年年底查出

患有尿毒症.２０１６年２月后,病情恶化,住院二十多天,花费３万多.因身体承受不了血

透,阿军不得不选择在家进行价格更贵、疗效更差的腹透(如图４).

图４　个案阿军的生活轨迹

　　阿军成长在改革开放时代,出生时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因此先赋性因素对其家庭陷入贫困影响相

对较弱;出生后一连串环环相扣的负向生命事件是导致其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父亲突患疾病,是阿

军家庭陷入贫困的开端.阿军自己也由于不幸遭遇的一次车祸和突如其来的尿毒症,让家庭彻底陷

入了贫困的深渊.父亲车祸事件、自己车祸事件以及患病事件,这些突发性的生命事件交互累积

(A∩B∩C),阿军在访谈中反复用“多灾多难”来描述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历程.作为家中的主要劳动

力却丧失劳动能力,阿军生病后需要妻子长期照顾,这使得妻子也无法外出打工,一家四口两个主要

劳动力都没有长期稳定的收入,却需要支付高昂的医药费.为了应对家庭困境,调查时阿军与妻子在

村里开了一家简陋的早点店,但生意惨淡.因此,个体能动性在强事件性弱势累积的情况下,发挥作

用的空间有限,特别是重症这种负向生命事件一旦发生在家庭主要劳动力身上,对家庭的打击无疑是

巨大的和难以承受的.值得关注的是,重病的影响对象并不限于患病者,不仅阿军的妻子受到了波

及,阿军发现,“大女儿现在有些厌学情绪”.主要由一连串负向生命事件所造成的家庭贫困,也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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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黄和阿庆的家庭上,他们的家庭在短时间内连续遭遇重病、意外等事件而致贫.

４．D类:双低弱势累积型

与前三类贫困家庭不同,D类贫困家庭不仅先赋性因素(家庭经济情况、身体健康状况等)并无明

显弱势,负向生命事件的累积性也不突出.在没有陷入贫困前,D类家庭的经济状况大多较好.这类

家庭陷入贫困的原因大多是近期家中主要劳动力遭遇重大的负向生命事件(重症、车祸等).因而此

类家庭陷入贫困的时间一般较短、程度相对也较轻.

案例４: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的阿星(男,６４岁,１９５２年生),初中未毕业就辍学回家从

事集体劳动.２３岁外出务工,１９８１年分田到户后,他回到村里从事面粉和面条加工生意,家
庭条件逐步改善.１９８３年阿星放弃了村里的面粉加工生意,去政府部门上班,当了１１年的

联防队员,但１９９４年街道合并,政府部门进行人员裁减,应“年轻化、知识化”的要求,阿星被

迫下岗了.下岗后阿星外出做了１０年的建筑工,后逐渐对苗木生意有了兴趣,２００４年开始

培育和贩卖苗木.生意最好的时候,苗木销售一年价值高达几十万,“苗木生意给家里来了

一个彻彻底底的大翻身”.两个儿子先后于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１年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家庭经

济更为宽裕,２０１１年家里花费近２０万修建了三层楼房,成为村里的富裕户.转折点出现在

２０１３年,阿星被查出患有尿毒症,每周两次透析,开支巨大.而因阿星患病,苗圃无人照管,
生意变差,家庭收入锐减.为此,妻子被迫到一家养老院打工挣钱.２０１４年阿星成功申请

低保户,昂贵医疗费用得以减轻,而且每个月可以领到低保金,缓解了家庭困境(如图５).

图５　阿星的生活轨迹

　　阿星出生时身体状况良好,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先赋性弱势累积弱.通过自己努力(从事面粉加

工、担任联防队员、种植苗圃等),阿星的家庭经济状况获得了明显改善.特别是２００４年开始苗圃种

植后,家庭收入大幅提升.使阿星家庭陷入贫困的直接原因是其２０１３年突患尿毒症,大笔医疗费用

的开支使家庭经济失衡.身患重症的阿星,不仅无法继续打理苗圃生意,而且需要妻子就近照顾,两
人的经济收入都受到影响.所幸子女均已成年,他们在成长中虽未获得明显优势,但也没有明显的弱

势累积.低保金的获得,有效地缓解了阿星的家庭困境,家庭其他主要劳动力都有劳动能力,拥有较

为稳定的收入,这些都有助于阿星的家庭脱贫.

　　三、弱势累积的致贫机制

　　四类贫困家庭生命历程的分析可见,先赋性弱势与事件性弱势对个体及其家庭贫困的影响是有

差异的,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弱势是如何累积并导致家庭贫困.比较四类贫困家庭的生命历程特征不

难发现,先赋性弱势因素与事件性弱势因素紧密相连,事件性弱势因素往往在先赋性因素基础上发挥

影响,先赋性弱势因素对家庭的负面影响常常在事件性弱势的作用下被进一步放大.总体来说,先赋

性弱势对贫困个体及其家庭的影响具有基础性;事件性弱势累积则具有直接性.考虑到先赋性因素

一旦产生,其影响是贫困个体及其家庭难以改变的,因而本文着重探讨事件性因素的致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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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显示,并非所有的负向事件都会形成累积并导致贫困.从前述案例看,负向事件累积致

贫一般来说有三种情形:一是负向事件反复发生,一个事件导致的家庭经济困境未能得以解决又新增

一个事件,此时事件的影响具有累积性,当弱势累积达到一定的程度,家庭陷入贫困.二是家庭经济

由于先赋性因素影响本身处于贫困边缘,抵御风险的能力极弱,此时哪怕一个小小的负向事件,也会

与先赋性因素形成累积由此使家庭陷入贫困.第三种情况则是单一负向事件的影响很大或者事件的

影响具有长期性,使家庭难以迅速恢复,由此陷入贫困.案例同时显示,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导致弱势

累积的负向事件不仅可以是一个家庭成员的多次事件,如反复生病或先后发生不同类型的事件,还可

以是多个不同家庭成员的类似或不同事件,如多个不同家庭成员生病或者遭遇意外等.由于家庭是

一个命运共同体,每个人的生命事件都会对其他家庭成员产生影响,因而,不同家庭成员的负向事件

会在家庭单位内进行累积.
更进一步的分析可见,事件性弱势的累积与否,与负向事件发生的时间、发生的对象、发生的频

率、发生的间隔、事件的程度等具有紧密的关系.发生在核心家庭成员(即家庭主要劳动力)身上影响

更大,波及的家庭成员人数越多影响越大,发生的频率越频繁影响越大,发生的间隔时间越短影响越

大,事件的程度越强影响越大.一般来说,负向事件累积的可能性取决于事件的时间性.任何一个事

件均具有时间性,即事件发生的时点与持续的时长.负向事件发生的时点距离上一个负向事件越近,
累积的可能性越大.负向事件持续的时间越长,累积的可能性越大.负向事件累积的程度则取决于

事件的影响力.任何事件都会产生影响,影响力主要表现为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影响的人员范围

越大,累积程度越大.影响带来的经济社会代价越大,累积程度越大.而事件性弱势累积的致贫条件

则是当事件性弱势累积使家庭收支失衡,家庭经济陷入贫困线下且难以在短期内回复到平衡状态.
那么,事件性弱势累积是如何导致家庭贫困的呢? 由前述案例可见,疾病、失业、离异、交通事故

等不同的负向事件,主要通过影响家庭的劳动力数量与质量从而导致其收入锐减和破坏家庭成员的

身体和心理健康由此支出大增导致家庭收支不平衡从而陷入贫困.其中,对家庭劳动力数量与质量

的影响既包括对劳动力的知识、技能、资本、资源获取能力的影响从而直接导致贫困,也包括对其婚姻

选择和子女生育、教育的影响,从而使其无法实现家庭劳动力的再生产导致其脱贫能力减弱.
在致贫机制的分析中,个体能动性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个体能动性是其在受到先赋性弱势和事

件性弱势双重钳制的情况下,个体自身对生活轨迹的调适,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甚至消解先赋性

弱势与事件性弱势的巨大负向影响.从案例可见,个体能动性在 A 类贫困家庭中,能够发挥作用的

空间最小,特别是 A类贫困家庭中的五保户,他们往往因先赋性(健康、家境等)弱势强,导致后期的

教育、婚姻等方面的弱势,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人群都会陷入贫困,需要政策来兜底.B类和C类贫

困家庭,个体能动性有较大的作用空间,在扶贫工作中,应充分激发家庭的潜能,尽量阻断B类贫困

户转化为 A类的路径.D类贫困家庭的抗逆力最强,个体能动性发挥作用的空间最大.总体来说,
个体能动性的作用空间随 A→B→C→D递增.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生命历程理论,以累积的弱势性为切入点,对贫困家庭的生成机制进行了剖析.研究得

到以下三个基本结论:
第一,贫困不仅是一个家庭在某一时点上发展状况的静态判断,也是家庭在一定时期发展状况的

持续状态,更是弱势在家庭内累积的过程和结果.家庭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先赋性弱势和事件性弱

势不仅会直接作用于个人,而且会在整个家庭中进行累积.因而,探索贫困的成因必须关注贫困者的

家庭,关注其弱势累积的过程.
第二,先赋性弱势的影响具有基础性,事件性弱势的影响则具有直接性.由于先赋性弱势通常长

期存在,因而很容易与事件性弱势共同作用形成累积.事件性弱势累积的可能性取决于负向事件的

时间性,累积的程度则取决于事件的影响力.累积的弱势主要通过影响家庭的劳动力数量与质量从

而导致其收入锐减和破坏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由此支出大增致使家庭收支不平衡从而陷入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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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体并不是命运的被动接受者,先赋性弱势因素与负向生命事件在贫困家庭的生成过程中

的作用受到个体能动性的影响,但个体能动性在四类贫困家庭中发挥作用的空间与影响力具有差异

性,呈现出由 A→B→C→D逐渐递增.
精准扶贫是一种实践型精准[２３],因而必须动态地、系统地来分析贫困的成因.本文的研究显示,

从贫困的成因来看,避免弱势的累积是脱贫行动的核心和关键.具体来说,首先,要减少先赋性弱势

累积的形成和影响,特别要减少新生婴幼儿的先天性残疾和重病,这对于其个人和家庭的发展来说影

响都是最大的.保障所有儿童都能获得良好的基础教育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将为个体及其家

庭的脱贫奠定良好基础.其次,在事件性弱势中,影响最大的是重病和意外,它们的影响是长期的和

重度的,这需要国家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使个体及其家庭的其他事件不形成累积,避免因

此陷入长期贫困.最后,要特别关注区域环境对于贫困的影响.不少先赋性的因素都是区域性的,如
在偏远农村,区域环境使生活于其中的农民在教育、生产资源、医疗条件、自然灾害等上都面临更恶劣

的环境,这些都会深刻的影响他们的发展.改善整体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减少先赋性弱势累积

和事件性弱势累积的重要举措.只要弱势不构成累积或累积不超过家庭的承受能力,家庭就可以利

用自身的复原力,逐渐恢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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